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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月，云南思茅至小勐养

高速公路（国高网中磨憨高速公路

M519的一段）正式开通。这条路有13

公里穿越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亚洲

象在西双版纳活动的频繁地带。为了

不影响亚洲象活动，建设者们精心设

立了16处桥梁下穿式通道、2处隧道

上跨式通道。尽管如此，亚洲象跨越

公路的情况仍然时有发生。2007年5月

9日，3头野象跨过关坪段护栏，在高速

公路上溜达，过往司机吓得直冒冷汗；

2009年1月27日，26头野象横穿思小高

速公路，中断交通110分钟；2016年2月

12日，野象谷景区附近道路上出现了一

只雄性野生亚洲象，造成14辆汽车不同

程度损坏；2017年6月23日，在关坪查

缉点500米附近，一辆行驶中的大货车

撞上了一头正在通过高速公路的野象，

事故造成副驾驶受伤……据不完全统

计，通车至今，思小高速公路上观测到

的野象群活动已有上百次。

如何充分发挥动物通道的作用，

减少亚洲象上路，成为一个事关道路

安全、人身安全和珍稀动物安全的重

要课题。

近些年，我国公路建设跨越式发

展，随之而来的是，公路、公路网对

生境（即动植物的生存环境）的切割

越来越严重。道路对周边区域的影响

范围一般估计在路侧200米至300米，

但实际上，公路对于生态系统的影响

远大于这个估值。美国景观生态之

父——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福尔曼

估计，道路网络大约影响到美国国土

面积的20%至25%，而我国学者在2004

年就研究提出，中国公路网络影响生

态系统的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8%。公

路对环境的影响范围超出想象，却未

受到足够的重视。

公路里程急剧增长，运营车辆越

来越多，公路对野生动物的威胁越来

越大。在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

的时代背景下，公路建设应秉承什么

样的建设观，才能保护好生态环境，

减少对野生动物的伤害，实现公路与

自然和谐相处，是摆在公路建设者面

前的一个新课题。

笔者从三个方面进行思考，期待

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一是公路建设

者应该树立什么样的建设观来保护

野生动物？二是如何科学识别公路

建设对野生动物的影响？三是借鉴

发达国家经验，我国应该重点推进

哪些工作？ 

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届五中

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适应和引领经

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理念创新，也是

推动我国公路建设、养护管理转型发

展的方向指引。

随着公路里程的增加、路网密度

的增大，公路工程与生态环境的矛盾

越来越突出，生态保护要求越来越高。

从最初的强调经济性，到重视“快速、

安全、经济、舒适”，再到以人为本、

资源节约、人与自然和谐，公路建设理

念不断提升完善，公路的品质也越来越

好。然而，细心的生态学家们会发现，

公路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依然让人不够

满意，突出表现在忽视了生态系统中野

生动物的保护。野生动物恰恰又是生态

系统中最具有活力和趣味的存在，甚至

可以说，保护恢复生境，重建植被，其

主要目的也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的生存

和繁衍。

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不到位，原因

很多，在我国现行公路设计规范中，

缺乏动物保护的相关内容是其中一个

重要因素。为什么缺乏？究其主要原

因，恐怕还是没有树立动物保护的生

态伦理观，对野生动物的生命没有持

一颗敬畏、关爱的心。要改变这种局

面，有必要先学习生态伦理学的最新

研究成果，进一步转变、拓展公路工

程建设价值观。

人们如何对待自然，如何规范和

转变人类中心论，怀着对生命的敬

畏之心，尽最大可能保护生境，减

少公路建设对野生动物的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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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拓展公路工程建设价值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

已经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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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小高速公路野象谷标志牌 鹤大高速公路靖宇保护区段设

置了特色标志牌

约束自己的行为，都是由道德观和价

值观来指引的。人如何与野生动物相

处，是一个涉及到生命伦理学的哲学

命题。早在1693年，英国思想家洛克

就提出“人类不单单要善待动物，还

要善待所有有生命的物种。”20世纪

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之一——阿尔贝

特·史怀泽创立以“敬畏生命”为核

心的生命伦理学，他提出把人的道德

义务降到最低点，即人们不可以伤害

动物。美国当代动物权利理论哲学家

汤姆·里根主张非人类动物和人类一

样，都是“一个生命主体”。我国传

统的伦理思想历来以“恻隐之心”为

基础，以“天人合一”为最终目标，

其中隐含着自然界中所有动物都应该

拥有道德地位的价值观。

生态伦理有两大流派，分别是人

类中心主义派与非人类中心主义派。

人类中心主义派以人类自己的利益为

目的，赞同对动物、环境与大自然的

保护；而非人类中心主义派则认为被

保护的动物、环境与大自然本身就拥

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人类不能以

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和社会

的发展，人类应与自然和谐共生，协

同发展。20世纪70年代前，以人类中

心主义占据主流，随着生态危机和环

境破坏的不断加剧，人们开始质疑

人类中心主义是否能为生态保护给

予相应的道德伦理的支撑。现在，

许多学者认为非人类中心是一种更

为理性的哲学观，认为动物应该与

人平等，和人一样受到尊重，并且

享有权利。

公路建设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过

程，这个过程对大自然有破坏、有利

用、有修复、有弥补，也有可能实现人

类与大自然更好地和谐相处。要做到公

路与大自然的永续和谐共存，人类必须

摒弃人类中心论，敬畏自然，敬畏生

命。因此，公路建设新理念中必须补上

一个短板——对一切生命的敬畏，对野

生动物保护的重视。

已经到了什么程度？让我们先把视野

转移到发达国家，看看他们在公路野生

动物影响方面做了哪些研究工作，又有

哪些做法值得我国学习借鉴。

时代变迁，越来越多的公路不再

沿着自然等高线和江河溪流蜿蜒，许

多公路直接穿越山地、森林、草原、

河流、湖泊、湿地等生态系统，对陆

地和水生生态产生了影响。

公路对野生动物的负面影响主

要有两方面：一是对野生动物种群的

影响，突出表现在公路交通造成野生

动物的直接伤亡。据估计，全世界每

年有数以百万的野生动物死于车轮之

下，仅美国每年就发生100万起至200

万起车辆与大型野生动物相撞的事

故，造成每年至少200人死亡。理查

德·福尔曼预言，在美国，公路致死

已经取代狩猎，成为野生动物最主要

的死因。二是路网的分割造成动物栖

息地的破碎化，栖息地质量下降甚至

丧失，导致野生动物种群产生近亲繁

殖和遗传漂变，阻断了基因交流，致

使生物多样性丧失。荷兰的早期研究

发现，繁忙的公路可以使草地公路沿

线1600米至1800米范围内的野生动物

数量下降60%。

然而，公路对野生动物的影响，

并非全是不利的，也有好的方面。公

路边缘绿化带可以为动植物提供新的居

住地，从而增加小动物的数量。绿化措

施得当的公路廊道的生境会比邻近其他

地方好，可为小动物提供更多的食物来

源，更有利于动物繁衍生息。

公路对野生动物的影响究竟有多

大？目前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层面类

比估计：单条道路的影响、路网的影

响。理查德·福尔曼的研究显示：一

条四车道的公路对森林哺乳动物产生

的阻隔作用，相当于同等宽度的河流

公路建设对野生动物有弊也有

利，其中生境的破碎化和阻隔是

最主要的弊。

科学判断公路对生境的影响
显然，要保护好公路影响范围内

的野生动物，公路建设者有必要先搞

清楚两个问题：一是公路建设对野生

动物有哪些影响？二是这些影响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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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倍，对野生动物种群的潜在影响

不亚于直接的交通事故。还有很多研

究表明，公路网造成的生境破碎化，

会明显减少野生动物的可利用生境，

从而减少野生动物种类及其种群数

量：当野生动物栖息地丧失60%以上

时，由于栖息地的剩余斑块太隔离而

不能被野生动物所利用；当丧失80%

以上时，物种会突然灭绝。

避让、缓解、补偿——野生动物
保护三要点

公路对野生动物的不利影响中，

生境的破碎和阻隔是最主要的。显

然，工程措施也应该围绕如何化解这

两个问题展开。

发达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研究

较早，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例如，

1955年，美国第一条野生动物通道建

成——佛罗里达的黑熊下穿式通道；

1974年，欧洲荷兰第一条野生动物通

道建成——下穿式的獾通道。自20世

纪90年代开始，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

西部交通研究所的博士托尼·克莱文

杰，在加拿大班夫国家公园内Trans-

Canada Highway的44个野生动物通道

（包括4个上跨式通道）做了持续的

跟踪监测，发表了大量的科研论文，

成为全球公路野生动物生态学研究的

典范。

我国公路建设中的动物保护工作

起步较晚。2000年，国道108线秦岭

隧道上部为野生大熊猫开辟出一条天

地段反复设置限速和禁止鸣笛等标志

提醒司机注意。

对标国际，我国还有需要加强的

方面：首先是转变观念，树立敬畏一

切生命的理念，拓展安全、通畅等公

路工程的内在要求，高度重视路域野

生动物的保护，在公路工程技术规范

体系中增设动物保护相关内容。

其次，增强守法意识，路线严禁

进入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

尽可能避让、限制穿越珍稀濒危野生

动植物的集中分布区、重要湿地、原

始天然林等，并采取措施减少影响，

必要时进行生态修复和补偿措施。

另外，联合动物学家、生态学家

共同开展公路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在

摸清野生动物分布、习性及迁徙规律

的基础上，深入开展动物通道设置细

节研究，确保动物通道能被保护对象

接受使用。及时总结案例经验和科研

成果，编制公路野生动物保护设计技

术指南。

同时，加强日常巡查、监测，做

好记录通报工作。把野生动物的公路

致死数据记录，纳入公路养护部门的

日常工作中。在野生动物频繁穿越的

路段，有计划地巡查和监测。

另外，做好公共参与。野生动物

是国家的宝贵自然资源，保护好公路

路域的野生动物，仅仅靠公路部门远

远不够，必须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加

强宣传引导，鼓励公路部门和当地群

众采用共建共管的模式，来营造补偿

的野生动物生存环境。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

明衰，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

民生福祉。公路建设者们应紧跟时

代潮流，树立敬畏一切生命之心，

精心设计，把野生动物保护落实在

工程当中。

吸收国内外公路野生动物保护经

验，把其中的先进理念和技术纳入

工程实践。

野生动物上高速公路“玩耍”，它们并不知

道危险存在。人类只能通过主动设置动物通

道、引导栅栏等装置和设施，并提示驾驶员

注意等方式来尽量避免对它们造成伤害。

然通道；2002年，在隧道上方营造秦

岭箭竹林；2006年，思小高速公路在

亚洲象出没的野象谷设置野象专用

通道，同时将桥梁高度提升了8米至

15米，并设置了“大象通道，请勿

鸣笛”的标志牌；2014年通车的京

新高速公路新疆段、甘肃段、内蒙

古段分别设置了多处大中型动物通

道，方便野驴、猞猁、狼等通过；

2016年吉林省鹤大高速公路（小沟

岭至抚松段）通车，该路在穿越靖

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段设置了两栖

类动物通道和兽类动物通道及特色

标志牌，为东北长白山区公路野生

动物保护提供了经验参考。

上述实践的成功，归纳起来主要

有三点经验：一是避让，二是缓解，

三是补偿。避让适用于规划阶段，缓

解和补偿适用于设计施工阶段。具体

来说，在规划阶段，应合理选择廊

道，优先避让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栖

息地。在设计阶段，首先是优化线

形，回避野生动物栖息地，实在无法

避让的，考虑在附近建造新的栖息地

进行补偿；其次是合理设置下穿式或

上跨式通道，并在野生动物频繁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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